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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伐林到护林
“保护与利用”不矛盾

记者：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
专家、“全国环境保护先进个人”
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杨教
授怎么看待“从伐林到护林”这
种巨大的反差？

杨宇明：20世纪60年代，我
国森林采伐的重点从东北大兴
安岭转向了长江上游，这是当
时的国家战略。森林工业转向
西南时，总共有3个总队（勘察
设计总队、工程总队、运输总
队），12个森工局（9个在云南、3
个在四川）整建制的转移，组建
了西南林区会战指挥部。此时
是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保证
国民经济建设最基础的三材：
钢材、水泥、木材等供给。这在
当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因建设需要我被
分配到原林业部西南林业勘察
设计总队第四森林调查大队，从
事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参加了为
金沙江林区开发提供森林活立
木蓄积数据和伐区作业设计等
工作，这项工作直至1982年。
其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到了川西林区的米
亚罗、马尔康和九寨沟林区开展
资源调查设计，发现了黄龙、九
寨沟秀丽而壮观的森林湿地景
观价值后，大队经总队同意，向
会战指挥部和四川省政府提出
了保留九寨沟和黄龙林区的建
议并得到了采纳。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
涝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
场灾害，客观上与20世纪中后叶
整个金沙江中上游实施的森林
工业采伐有着直接的关系。
1999年是中国林业历史性的战
略转折。那年8月我作为两个专
家之一，参加了滇西北的考察和
天然林保护工程现场会。两个
月后国家正式启动了天然林保
护工程，紧接着又启动了退耕还
林工程，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在生
态建设上的世纪工程。

今天我介绍自己的工作时，
都会强调自己从事的是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利用，并非只做保
护或只做利用。事物是发展的，
保护与利用两者绝不是对立的，
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记者：您强调保护与利用不
矛盾，能否举个现实的例子？

杨宇明：就拿我们研究团队
开展的蒜头果的保护与利用结
合的开创性工作来说吧。蒜头
果是滇东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的
孑遗植物，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文
山州，1987年，因其珍稀濒危和
特有性及其古老孑遗被列为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但无奈的是，
虽然保护了，数量却越来越少。
最濒危的时候，野生蒜头果种群
只有3000多株了。

后来我们团队在研究中惊
喜地发现，蒜头果种仁油中含有
一种脑神经系统不可缺少的神
经酸。于是我们团队牵头解决
了蒜头果人工快繁技术，使处于

极小种群的蒜头果得到扩繁，解
除了该物种的濒危状态；同时扩
大推广种植面积达3.5万亩，不
仅起到了治理珠江上游喀斯特
地区石漠化的成效，更重要的
是，通过发展蒜头果产业提取的
植物源神经酸，将成为替代从鲨
鱼脑等海洋动物获取神经酸的
环境友好型途径，并可进行国际
推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惠及当
地百姓。这个案例也成为《生物
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统一体现
和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共
赢的典型案例。

过去15年
金沙江物种数量上升

记者：与15年前的调查情况
相比，目前金沙江的生物生存情
况怎么样？

杨宇明：我可以跟你们说
三个事实。一是金沙江流域，
不管是水生还是陆生的动植
物，这15年来没有一个物种在
流域区消失或灭绝；二是这些
动植物，没有一种在这15年间
有明显减少；三是金沙江流域
区受保护的代表性珍稀濒危动
植物种，在这15年间，种群数量
都有明显增长。

比如长江鲟、金沙鲈鲤、圆
口铜鱼、中华金沙鳅等金沙江
流域典型的特有物种，这几年
在金沙江干流和支流都能够比
较容易地发现或观测到。植物
类群，如金沙江流域特有的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攀枝花苏铁、
喜马拉雅红豆杉，二级保护植
物中的云南梧桐、栌菊木、白菊
木（菊科中罕见的木本植物）和
疏花水柏枝等金沙江流域典型
的古老珍稀濒危物种的数量有
明显增加，普遍增加了50%以
上，有的还翻了一倍以上。还
有多年不见的金沙江流域特有
的世界上花期最长的观赏植物
地涌金莲再次被发现。就在最
近，大理州林业和草原局先后
发布了栌菊木、白菊木、地涌金
莲和疏花水柏枝在金沙江流域
新的分布点，说明其种群从干
流扩散到了支流，数量在不断
增长，遇见率明显增加了。

记者：我们注意到，金沙江
这几年变清了，这种变化您如何

评价？
杨宇明：20世纪的森林采伐

导致金沙江中下游的水土流失
十分严重，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江水都很浑浊。这些年变清，主
要是1999年启动的天然林保护
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沿江岸的
植被得到快速的恢复，植被覆盖
率显著增加，水土流失大幅减
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
电站建坝后蓄水库区让水流变
缓了，泥沙在库区沉积下来，坝
址以下的江段水也就变清了。
随着生态修复植被覆盖率的提
升和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金
沙江上游泥沙将会进一步减少，
江水会越来越清的。

“大自然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记者：从25年前转入护林
至今，您觉得最重要的成绩有
哪些？

杨宇明：从1999年开始实
施长江上游的生态修复，我觉得
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伟大的
成绩。

一是在金沙江流域全面实施
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
程，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
植被修复，成效十分显著。

二是沿着低热河谷，种植
发展了干热干暖河谷经济林，
如柑橘、芒果、石榴、核桃、油橄
榄等等，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服务
功能。还有在林下、林缘种植
药材、香料和食用菌等，还建立
了一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沿
江两岸成为一个绿色产业的经
济带，形成了金沙江中上游的
绿色生物走廊。

三是通过不断的宣传引导，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长江第
一湾，就有很多老百姓自发地种
柳树、桃树、梨树等，既能防范水
土流失，抵御洪涝灾害；又营建
了长江第一湾美丽壮观的山水
田园风光，大家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发自内心
的认同和主动自觉地践行。

记者：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我
们继续遵循？

杨宇明：大自然永远是人类
的老师，人类对大自然应该怀敬
畏之心。长江不仅是我们国家

的“黄金水道”，更是地球上从世
界屋脊到太平洋西岸一个伟大
的生物廊道。

第一是坚持在生态修复时
以乡土树种为主，选择生态功能
和经济价值兼具的树种，营建多
树种混交、乔灌草结合的近自然
林，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持。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适地
适树、适树适用”的基本原则，深
入研究筛选找到既能够发挥生
态功能又有经济效益的生态经
济型树种最为重要，把生态建设
修复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起来，
这样能够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共赢。

三是在一些陡坡地段尽量
采取封山育林，依靠自然修复，
人工去种植去开垦都是不适宜、
不妥当的。

四是在金沙江流域电站建
设中，除了对鱼类洄游设施的建
设与增殖放流工作外，还必须重
视不同江段鱼类的产卵场、索饵
场和越冬场的调查和影响评估
工作。

记者：对于下一步的保护
和利用，有哪些需要注意？

杨宇明：无论是生物多样
性还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主要
靠广大民众和社会力量，特别
是当地老百姓与大自然朝夕
相处、相互依存，不管是植物
还是动物与原住民建立了密
不可分的联系，保护区内的原
住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保护
力量，如果我们做生态保护工
作的连当地百姓都保护不了，
仅仅凭科学家怎么能够保护
好我们的保护对象。因此，任
何有人居住或与原住民交叉
分布的自然地在确立规划建
设时，最优先的重点保护对象
就应该是当地原住民，只有保
护好他们，才能有效地保护好
与他们共生共存的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环境。

而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
生态环境的保护，其目的就是
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
球家园，动物、植物、微生物与
人类都是这个家园的成员之
一，都是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就保
护了地球家园，保护了地球家
园就最终保护了人类自己。

对话生物多样性专家杨宇明：

15年来金沙江物种数量稳中有升

云南，中国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省
份，素有“植物王国”

“动物王国”和“世界
花园”的美誉，金沙
江在云南境内长达
1560公里。

与之一江之隔
的四川，同样是长
江上游重要的水源
涵养地，也是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点地区。

8月，盛夏的昆
明如春天一般，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院原院长、国家公园
湿地研究中心原主
任、国家濒危物种科
学委员会委员杨宇
明教授心情不错。
他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新
的调查数据与15年
前的金沙江本底调
查情况相比，这15年
来，金沙江没有一种
物种数量有明显下
降。不管是水生还
是陆生的典型动植
物，数量都呈明显的
上升趋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庆徐湘东
周翼罗石芊

金沙江流域特有
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喜马拉雅红豆杉。

多年不见的金
沙江流域特有的世
界上花期最长的观
赏植物地涌金莲再
次被发现。

杨宇明在野外考察。


